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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岁末， 北京 ， 上

地， 金隅嘉华大厦， 这里分布

着大大小小上百家企业， 从电
梯出来 ， 穿过狭长昏暗的走

廊， 走到尽头， 就能看到天才
纵横国际企业管理 （北京） 有

限公司。

这是一家提供企业管理和
咨询服务的公 司 ， 成 立 于

2013 年 4 月， 彼时， 顾雏军
刚出狱半年。 工商信息显示，

公司法人为徐万平， 但当时公

司最大的股东是顾雏军的母
亲。 顾雏军从 2015 年开始追

加投资， 至 2018 年， 其个人
认缴出资 2910 万元， 占公司

股权 66.84%， 公司其他股东

多是原格林柯尔系的老人， 投
资额 10 万到 20 万元不等。

类似的股权结构， 也出现
在顾雏军投资 的 另 一 家 公

司———超天才技术开发 （北

京）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
于 2008 年， 法人是其弟顾绍

军， 而几位格林柯尔系员工投
资从 2.5 万到 20 万元不等。

这或是顾雏军 “仁义” 的

一面。 随着他锒铛入狱， 名下

5 家上市公司退市的退市， 被

收购的收购， 7 名企业高管受
到牵连， 即便如此， 老部下们

依然等着顾雏军的回归， 希望

他能带领大家东山再起。

但顾雏军似乎没了当年的

雄心， 这些年， 他除了出书，

偶尔给 EMBA 讲讲课 ， 精力

都扑在了伸冤上。 他的手背上

贴着一块医用胶布———为了控
制血压， 他每周都要去医院输

液， 采访当天， 他上午刚输完
液。 “我得把身体养好， 还要

看着那些害我的贪官倒台 ！”

他恨恨地说。 2008 年， 顾雏
军突然中风， 直到现在还有一

些后遗症： 左眼总是半闭着，

嘴角也有轻微的歪斜。

谈到这家公司， 顾雏军自

嘲道 ： “老部下开了这家公
司， 给我个名誉董事长干着，

混口饭吃。”

7 年囹圄， 出来后又伸冤

7 年， 最高法的重审并没有还

给他绝对的清白， 这个结果让
他如鲠在喉 ， 无力 ， 却又不

甘。 他能做的， 只是不断向媒
体复述大家早就耳熟能详的案

件， 和相关部门死磕———那个

曾经在媒体眼中意气风发， 有
些强势甚至傲慢的顾雏军， 最

终活成了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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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名利双失的14年
深陷漩涡

2012 年 9 月 14 日， 出狱一周

的顾雏军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新闻发

布会。 他的号召力一如 7年前， 当

天来了近 200位记者。

顾雏军选择了一种让人匪夷所

思的出场方式———戴上一顶纸糊的

高帽， 上书“草民完全无罪” 六个

大字， 或许是刻意为之， “草” 上

有“刺”， “无” 边有“牙”。

据顾雏军所述， 起初他是不愿

意收购科龙的， 因为科龙处在格林

柯尔的产业链下游。 但经过了解，

这家企业财务审计比较规范， 销售

额也没有造假， 便有了兴趣。 最

后， 他以 3.48 亿元拿到科龙电器

20.6%的股权， 格林柯尔成为科龙

电器第一大股东。

为了方便收购， 顾雏军以 3 亿

元现金， 并拿出估值 9亿元的两个

专利作为无形资产， 一共 12 亿元

注册了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无形资产超过有形资产， 有

虚报注册资本之嫌， 这也是后来给

他定的一条罪状。

入主科龙后， 顾雏军通过改革

降低了采购成本， 在接下来的冰箱

旺季， 又通过公司贷款方式， 从格

林柯尔借了十几亿元给科龙， 让生

产得以开展。 此后数年， 进入旺

季， 都是格林柯尔借钱给科龙， 到

了秋季， 科龙再还钱给格林柯尔，

在顾雏军看来， 这是很正常的资金

往来， 却为之后的另一项罪名挪用

资金罪埋下隐患。

科龙电器的 2002 年年度报告

显示， 当年营业净额录得 48.8 亿

元， 较 2001 年同期增加约 11.3%，

盈利 1 亿元， 每股基本盈利为 0.1

元。

用顾雏军的话说， 那段时间为

了科龙呕心沥血， 年薪只拿了 12

元。 后来， 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

专门撰文， 称赞顾雏军是“善良的

管理者”， 是企业家的典范。 这位

教授， 就是郎咸平。

后来， 也是这个郎咸平， 以一

场题为 《在“国退民进” 盛筵中狂

欢的格林柯尔》 的演讲， 成为推倒

顾雏军商业帝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

牌。

时至今日， 谈及郎咸平， 顾雏

军甚至不屑多说， “这个无耻小

人！” 他在朋友圈转帖时评价道。

在收购了科龙后， 顾雏军愈战

愈勇， 在企业收购之路上高歌猛

进， 2003 年 5 月， 他以 2.07 亿元

收购安徽合肥美菱股份 20.03%的

股权。 2003 年年底， 以 4.18 亿元

收购江苏扬州亚星 60.67%的股份;

2004年 4 月， 以 1.1 亿元收购湖北

襄阳轴承 29.84%的股份。 业务范

围也从制冷延伸到白家电， 最后扩

大到汽车制造领域。

在陈有西看来， 顾雏军案是改

革开放以来， 国企民企两种经济发

展模式和思想意识不断碰撞， 在特

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代表性案例。 在

传统的观念中， 一直强调公有制的

主体地位， 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 对民营资本的发展持警惕和怀

疑态度。 “这两股力量的较量， 就

产生一直在交锋的两种观念， 究竟

该国进民退， 还是该民进国退？”

2005 年 5 月， 科龙因涉嫌违

反证券法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顿时

资金链断裂， 无奈停产， 股权也要

被转让。 按照顾雏军的本意， 将在

8 月 10 日公开竞标， 没想到自己

却在 7月 29日被广东警方带走。

2008 年 1 月 30 日， 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顾雏军

犯虚报注册资本罪， 违规披露、 不

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 执

行有期徒刑 10 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 680万元。

一系列“罪证” 似乎印证了郎

咸平的观点，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 主流经济学家

集体失语。

“从当时来看， 国企改革的方

向是对的。” 胡德平表示， 那时候，

全国工商联响应中央号召， 穿针引

线， 让优质的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

业的改制。 但郎顾之争后， 民企

“原罪” 说开始盛行， 民企普遍采

取了观望态度， 一些国企改革中必

要的改制也停滞了。

伸冤十四年

随着顾雏军入狱， 整个格林柯

尔很快就分崩离析。 就在 2005 年

8 月 1 日， 襄阳轴承发布公告， 以

股权转让未获证监会批准， 亦未办

理股权过户手续为由， 解除股权转

让协议。

其他几家上市公司， 科龙的股

权转让给海信， 美菱的股权转让给

长虹。 而作为挪用资金罪的起源，

扬州格林柯尔拥有的扬州亚星股权

被冻结后， 又被前控股股东亚星客

车集团以 1.65 亿元的低价回购。

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007 年 5 月 18 日， 格林柯尔

正式从香港退市， 顾雏军数年心

血， 毁于一旦。

“为什么会签那些协议？” 面

对这个问题， 顾雏军冷笑两声，

“它那种环境下， 不签又能怎样？”

他不是没有抗争过， 以绝食换取了

庭审的公开， 也曾想以科龙的股权

转让作为取保候审的筹码， 但终究

还是败了。

此前， 顾雏军曾委托全国工商

联全权托管他的资产， 也正是这个

行为， 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 名下

的公司并没有被全部抢走。 后来全

国工商联为顾案奔走呼吁， 也是基

于对案件的介入和了解。

“其实当初我们对顾雏军是不

太放心的。” 胡德平向 《中国新闻

周刊》 透露， 当时社会存在贿赂风

气， 担心顾雏军在这上面犯事儿，

但调查发现这种问题并不存在，

“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就这样无故

被抓， 被关， 最后公司也被人拿走

了， 这样合理吗？”

出狱后， 顾雏军开始搜集新的

证据， 并找到陈有西作为代理律师

之一。 在陈有西看来， 这案子并不

算复杂， “或许申诉时间会比较

长， 但两年怎么也能结束。” 2014

年 1月， 顾雏军直接向最高法提起

申诉， 要求重审。 不承想最高法审

查了一年半以后， 将案子又发回广

东高院。

此后， 便是漫长的等待， 立案

再审时间一再延期， 据顾雏军统

计， 拖延了有十六次之多。

在这期间， 民营企业家的产权

保护问题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2016

年 11月 27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发布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

保护产权的意见》， 这是首部以中

央名义对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 明

确了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 推

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的五个原则， 并

提出产权保护的十大任务。 随后，

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 《关于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

法保护的意见》。

“中国的企业管理制度， 归纳

起来有三句话， 严苛立法， 普遍违

法和选择执法。” 陈有西表示， 针

对企业的罪名多达一百多个， 很容

易就能给企业家定罪。

一旦企业家被定罪， 失去人身

自由后， 首先就对财产进行查封、

扣押、 冻结等， 企业群龙无首， 经

营管理难以持续， 最后要么倒闭，

要么被瓜分， 被贱卖， 等企业家恢

复自由出来， 早已物是人非。

这样的例子， 顾雏军并非第一

个， 也非最后一个， 在他之前， 有

牟其中、 仰融等， 在他之后， 有张

文中、 龚家龙等。 惶惶不安之下，

企业家有的选择逃离， 有的减少投

资， 民间投资的活跃度大大降低。

胡德平认为， 作为产权保护最

重要的司法机关， 必须徙木立信，

通过纠正一批典型性的大案要案，

传递中央保护企业家产权的信心。

“尽管纠错会有巨大的成本， 但如

果没有成本， 大家就不会认识到严

重性， 就不会觉得疼， 怎么能改

呢？”

2017 年 12 月 28 日， 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 将依法再审张文中

案、 顾雏军案， 李美兰与陈家荣、

许荣华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顾雏军非常激动， “正义来得晚一

点， 但是终于还是来了。”

2018 年 1 月 3 日， 顾雏军再

审案合议庭成员确认。 顾雏军在朋

友圈发文称赞： “这次速度真快。”

他乐观估计， 最快可能十天内庭

审。

虽然没那么快， 但积极信号接

踵而至———当年全国两会上， 顾案

被写进两高报告， 张文中案也被宣

判无罪， 这都给了顾雏军强烈的信

心。

2018 年 6 月 13 日， 最高法公

开开庭审理顾雏军案， 庭审从一开

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顾雏军首先直

指在场两名检察员参与伪造证据，

申请两人回避。 因为比对最高检新

提交的 《付款通知书》 原件和 《技

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 发现此前

证人称盖章未盖清晰的庭审原件，

公章位置、 签名不一致， 他坚信有

人作了伪证。 “肉眼都能看出的问

题， 两人作为该份证据的送检员居

然视而不见”。

“他的性格太过强硬， 行事又太

过高调， 提醒过他申请回避不合程

序， 可他不听， 非要当庭说出来。”

陈有西事后谈及这一幕， 轻轻叹了口

气。

迎来宣判

2019 年 4 月 10 日， 顾雏军终于

迎来了宣判， 撤销原判对犯虚报注册

资本罪， 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及挪用资金罪的

量刑部分， 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

五年。

当年因同案获刑的张宏、 姜宝

军、 刘义忠、 张细汉、 严友松、 晏果

茹、 刘科七人， 撤销原判对张宏违规

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

部分， 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定罪量

刑部分， 其余六人均宣告无罪。

然而， 这已是终审判决， 不能再

上诉。 根据宣判后最高法发布的答记

者问， “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 有关

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

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 而且

“几位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

依法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

请国家赔偿”。

“接下来， 对于多服刑的两年，

建议他申请国家赔偿。 另外， 被拿走

的上市公司， 他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拿回一两个。” 陈有西感到十分遗憾，

在他看来， 顾雏军案本可完全无罪

的， 造成现在的结果， 也和他的性格

有关。

但顾雏军拒绝反思自己的性格问

题， 始终执着地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

贪腐和运气， 他对再审结果耿耿于

怀， “你说， 毕马威报告明明说了是

‘怀疑与格林柯尔系有关的不正常资

金流向’， 为什么还要采信这个证据？

不是说疑罪从无吗？” 他嘟囔着。 在

他看来， 张文中之所以被判无罪是因

为碰到了好的法官， 而自己缺了点运

气。

尘埃落定， 与此案相关的人都将

重新开始。 陈有西同时也是江苏牧羊

集团前董事许荣华的代理律师， 这个

案子他也跟了 7年， 很有信心胜诉。

就在宣判第二天， 顾雏军给江苏

省委书记娄勤俭寄出了一封讨回扬州

亚星客车股权的信， 正式开启了讨还

产权的程序， 而亚星客车几经转手，

现在大部分股权已属潍柴 （扬州） 亚

星汽车有限公司。

顾雏军并非没有赢过， 2015 年，

顾雏军向证监会申请公开科龙案相关

调查文件， 被拒绝后诉至法院， 最终

胜诉。 2019 年 11 月 5 日， 顾雏军终

于收到了来自中国证监会的答复， 告

知其要求公开的 7项信息， 由于“未

召开主席办公会议”， 所以并不存在。

“谁能破解证监会的神回复？” 顾雏军

在微博中贴出这份文件的照片， 字里

行间多是无奈。

2019 年 4 月 10 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 （前排右一） 等人虚报注册资本， 违规披露、 不披露

重要信息， 挪用资金罪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